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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原特有的地域文化资源给河南作家以深厚的滋养，近百年中原激荡的

历史与现实又不断地激发着他们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构建

了一个特殊而引人瞩目的中原乡土世界。与此同时，一些地域因素对于河南作

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使他们的创作形成了一个单向度世界。进入新世纪以

来，渐成风景的河南女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河南男作家创作中的一

些不足，从女性的视角反映了正处于巨变中的中原风貌，但因在历史积淀与生

活磨砺方面存在某些欠缺，使得这些作品少了些厚重感。继续着力开发中原丰

厚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重铸“中原经验”，是河南文

学在新时代实现突破与超越的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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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河南文学是其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河南现当代文学中，乡

土文学一直居主导地位，这与中原地区悠久而

发达的农业文明有密切关系。从２０世纪初新

文学肇始时期的徐玉诺、冯沅君等对中原农民

苦难生活的书写，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师陀、

姚雪垠等对中原农村现状的描绘，到７０年代李

!

、段荃法、张有德等对中原农村新生活的书

写，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张一弓、乔典运、李佩甫、

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对新的中原文化的反

思，乡土文学都居于重心。尤其是１９９０年代以

来，河南作家以空前的阵容出现在中国当代文

坛上，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格外引人注

目。其中，宗璞的《东藏记》、周大新的《湖光山

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分别获得矛盾

文学奖，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改编成电影

后，在全国反响很大，代表了河南当代文学创作

的高水准。但近年来，河南文学中具有影响力

的作品渐少，优秀的都市文学作品更少。新世

纪以来社会转型加速，激起社会巨变，“文变染

乎世情”，河南文学如何应对这个特殊时代，再

度创造辉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鉴于此，

本文拟以反思精神审视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

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深层的影响因素，探寻新时

期河南文学实现超越、更好地向前发展的路径，

以期为推动河南文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

参考。

　　一、河南文学与地域资源

地域是物质与精神交融的空间，地域文化

对于作家的影响已被大批优秀作品证实和众多

学者认可。著名作家、学者周作人［１］认为，风土

与居民有密切的关系，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

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不同显出一种不同的风

格。这说明，一个地方的风土对作家创作、对文

学特色与文学风格的形成具有潜在影响。严家

炎也指出，对于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区域

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

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

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

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

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２］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作

家的性格、思维、艺术特征，而且对于一个地方

的整体文学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中原这块特殊的地域孕育了特殊的中原民

风民情，也形成了特殊的中原文化精神，这种文

化必然会影响河南作家的创作观念与审美旨

趣。２０世纪河南新文学就是在中原文化的裂

变中生成的，从早期的尚钺、徐玉诺、冯沅君等，

到三四十年代的师陀、姚雪垠，７０年代的李
!

、

段荃法、张有德等，再到新时期的张一弓、乔典

运、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他们的作

品都具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痕迹，无论是作品中的

地理风貌，还是对于中原人性格的揭示，以及作

品中的精神内涵，都浸透了中原文化的汁液。

中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自然地理、

物质元素、精神维度等。从地理上看，中原地处

中国中心地带，四周环山，中部是广阔的平原，

黄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河两岸土地肥沃，气候

温和，适宜生存。因此，中原大地很早就有了人

类，发展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农耕文明发达。居

今约６０００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稻

谷遗迹，３０００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农事

活动的记载，并有稷、黍、麦、稻等农作物名字。

中原因其位置优越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定都

之所。《史记·吴起列传》载：“夏桀之居，左

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３］

《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４］这

里所说的伊、洛、河、济、伊阙等地就在今天的中

原地区。从夏商到北宋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原

曾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对中

原人文化性格的养成有深深的影响，他们有自

·２７·



吕晓洁：河南当代文学审视

信、乐观的一面，也有自大、保守的一面。此外，

中原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古有“得中原者得天

下”之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给中原人带来

了无数灾难，因此，中原人也养成了善于在夹缝

中求生的韧性与斗争精神，这些在河南文学中

都有生动的体现。

从思想传统上看，老子、庄子皆为中原人

士，孔子虽然生于山东，但传播其思想的主要地

方在河南，儒家与道家文化的相互交融构架起

了儒道相济的中原文化主干。中原人深受儒道

文化熏陶，既能以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

任，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如张一弓《远去的驿站》中的那群知识分

子，满怀报国之志，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拍案

而起，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运动之中，即使献

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仅凭自身力量无力回天

的大挫折、大厄运面前，能以老子的无为而有

为、顺应自然而自释，如张宇《活鬼》中的侯七。

再者，中原深厚的思想文化养成了中原人尊礼

守法、坚韧顽强、勇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例如，

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小说中所展示的南阳人

的纯朴仁爱、坚守信念。其长篇小说《第十二

幕》中的尚家几代人百折不挠，历经战乱、匪

祸、运动、腐败等重重磨难，每一次虽都对他们

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尚家人坚守造出最美绸

缎的理想并不断为之奋斗，为中国民族丝织业

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李
!

在其《黄河东流

去》中描写了黄河两岸人民在国民党炸开黄河

大堤使他们遭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之

际，不是消极认命，而是自强自立，顽强求生，并

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再难不失

人格，再苦不忘国耻，这正是“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的儒家精神的生动诠释。

中原传统思想深厚的另一面是受封建思想

钳制的时间太久，在中原人的性格特征上留下

了唯上、保守、好斗等不好的烙印。新时期以

来，河南作家表现出集体反思的精神，面向新的

历史时代进行了深度思考，他们反思中原发展

的历史、中原人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这些文化

根源对中原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等，表现出

深刻的批判精神与拯救情怀。其中，乔典运的

系列作品《冷惊》《满票》《村魂》《乡醉》《问天》

等对中原人的顽固、好斗等文化性格进行了深

刻的揭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对中原农民

凡事唯上、盲目跟风等性格进行了入木三分的

刻画；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作品对南阳人的

保守与落后进行了真实的描绘。此外，李佩甫、

阎连科等作家在作品中对河南人的性格也都进

行了集中的观察与思考。

　　二、乡土构建与视域局限

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给河南作家以得天独

厚的文化滋养，近百年中原激荡的历史与现实

又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创作出许多

优秀作品，构建了一个特殊的乡土世界。然而

一些地域因素给河南作家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

与制约。

１．创作视野的限制

历史上的中原大地灾难重重，给河南作家

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河南作家共同构建了

一个充满苦难的乡土世界。例如，姚雪垠《长

夜》里的中原是一个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世

界；李
!

《黄河东流去》里的中原大地横遭黄水

灾害，黄河两岸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状

目不忍睹；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中

原大地饿殍遍地；阎连科《丁庄梦》中的丁庄村

艾兹病蔓延，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息；刘庆邦的煤

矿系列作品中处处是悲苦与无助，农村系列作

品中处处是凄凉与沧桑。

河南作家的写作是真诚的，他们具有最深

的忧患意识，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爱其厚

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盼其振兴。刘震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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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温故一九四二》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阎连科的《丁庄梦》是根据上蔡县文楼村的

艾滋病疫情而写成的，作者曾在三年里六次到

该村了解疫情，收集资料，小说虽然有文学上的

虚构成分，但大量细节近于写实，其小说集《情

感狱》是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的，对于中

原乡村的权力与宗族纠葛、乡村权力带给农民

的苦难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刘庆邦曾在煤矿

工作多年，其煤矿系列小说多是根据自己的经

历写成的，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国内战争、

“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涉

及的原因有物质资源匮乏的自然因素，有极左路

线、权力压迫等政治因素，有封建思想残留的文

化根源，也有源自人性深处的一些缺陷，反思较

为全面、深入。河南作家对故乡的苦难、故乡人

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能进行深刻的剖析，归根结

底是源于一种担当精神，一种怀有殷切希望的拯

救精神，批判的目的在于重新建构美好的中原乡

土世界和曾一度失去的中原人的健康人性。

多数河南作家由于过于执著于苦难世界的

描写，从而囿于一个封闭的“苦难世界”而无法

自拔，影响了其描绘生活的广度，导致了其创作

题材的狭窄、创作主题的单一，影响了其对中原

乡土精神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比如，几乎每

个河南作家都集中描写了权力与苦难问题，尤

其以阎连科的作品最为突出，每一篇作品几乎

都是一部苦难史。如果说其早期的《情感狱》

等作品对人类苦难的描写是真实而令人震撼的

话，那么到了中后期的《日光流年》《耙耧天歌》

《年月日》等作品，其对苦难的描写则成了魔幻

故事的点缀与装饰。这样一来，作品中的苦难

很有可能沦为可供观瞻的艺术品，从而失去其

本来应有的人文情怀。

苦难是古今中外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主

题，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圣经》与希腊神话、

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早已开始了对于苦难

的书写。此后，苦难书写一直贯穿于中西文学

作品中。就西方文学作品来说，托尔斯泰、陀思

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几乎所有的

古典大师的作品都直接而深刻地书写了苦难。

就中国文学来说，从《伐檀》到《史记》《窦娥冤》

《红楼梦》，直到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

具有深深的苦难意识，这些经典作品也因具有

人类的苦难意识而震撼人心。

中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比

别的区域有更多的苦难，如２０世纪初的兵祸、

匪乱，１９３０年代的黄河决堤，１９４０年代的水灾

与蝗灾，１９５０年代末的“信阳事件”等。这些灾

难记忆促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断去认识和

思考，并反映到其作品中去，从而使其作品具有

了一种终极关怀的品质。但过分执着于这些描

写，囿于其中而无法超越，容易使作品变成一种

精致的艺术雕刻，难免沦为展览式的文本，从而

削弱乃至失去了作品的思想批判力度。着力表

现苦难的村庄、苦难的人民、苦难的乡土没错，

但如果一味沉溺于这些表现，就会造成题材与

主题上的自我复制。

对于乡村政治的集中描写同样存在这样一

个误区。南宋以前中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

心，政治文化十分发达，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沉

淀在中原人的心灵深处，对中原人影响极大。

中原乡村的政治权力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因此

也成为了河南当代作家描写的一个中心。作家

过多地对于权力经营的精细描写，如《情感狱》

《故乡天下黄花》《羊的门》等，对权力的角逐倾

轧、复杂的权谋之术、深谋的心计、高超的手腕

等的描写，反而遮蔽了其对于权力的批判。李

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对于目前乡村文化的

复杂面目揭示得比较真实深刻，颇具时代气息。

作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候选人在竞争中如何勾

心斗角，如何玩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如

何利用小利诱惑农民，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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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了小说的核心情节，这种过分投入的戏

谑态度容易把读者引入“看热闹”的迷途。又

如，李佩甫《羊的门》中对于权力的描写，作者

对呼天成权力运作的描写表现出沉迷的一面，

作品中一旦涉及呼天成如何驾驭人心、利用他

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与呼市市长如何斗法等方

面，作者的笔触就显得特别活跃，使读者在阅读

作品时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作者设置的权力执掌

者的智谋经营之中，其结果是权力成了一门可

供玩赏的艺术，很有可能落入文化消费的圈套，

从而影响了作品的精神境界。

２．创作模式的限制

河南作家就单独个体来说，在创作题材或

艺术表现上存在着模式化问题。例如，乔典运

叙述一件生活小事，常常是制造出人意料的结

局，从中揭示中原农民的奴性，缺少自我创新；

阎连科小说始终未能跳出乡村苦难这一主题；

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一度沉迷于狂欢化叙

事，造成语言的自我膨胀，其《一腔废话》《故乡

面和花朵》等作品使很多读者不忍卒读，且引

来颇多质疑；刘庆邦的小说存在苦难复制现象，

对物质性的苦难描写较多，对精神性的苦难描

写较少，使作品停留于表层的历史记录，忽略了

对苦难背后的深层东西的考量。

古今中外，凡属经典文学作品，必然凝铸着

一些令人为之震撼、刻骨铭心的价值取向和精

神境界。而要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就需要具有

一种世界性视野，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把乡土经

验融入到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去，扎根生活深处，

把握时代精神，关照人类生存。文艺复兴时期

的人本主义精神、１８世纪的启蒙精神、１９世纪

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等，至今仍是文学创作取

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

慷慨悲壮的秦汉文学精神，狂放洒脱的魏晋文

学精神，丰富激昂、刚勇进取的盛唐文学精神，

求变求新的近代文学精神，以及启蒙、激进的

“五四”文学精神等，至今仍使这些作品闪耀于

文坛之上，成为文学作品的典范。河南作家应

该从中受到启发。

　　三、乡土风景与代际差异、性别差异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农

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农民在物质与精神方

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河南当代作家尤其是像

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在２０世纪五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大多有在中原农村长期

生活的经历，对于那个时代的乡村记忆比较深

刻，他们的乡土经验建立在过去的乡村生活经

验之上，而对于当下的乡村生活则有些隔膜。

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新时期以前的乡村

世界。目前，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什么位

置，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下农村在发展

过程中出现了哪些矛盾与困惑，等等，他们关注

得较少。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现代化不断加深，中

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如何回到乡

村中去表达新时期的乡土精神，这是目前包括

河南文学在内的我国乡土小说急需解决的一个

问题。邵丽、乔叶、傅爱毛、蓝蓝、梁鸿等河南一

些女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并逐渐引起文坛注意。

例如，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刘万福案件》，

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指甲花开》《锈锄

头》《最慢的是活着》，傅爱毛的《嫁死》，梁鸿的

《中国在梁庄》等，描写的更多是当下的中原、

正在发生着剧变的中原，表达了对历史转型中

的乡土中原的深切关注，填补了河南乡土文学

的一段空白。

河南女作家大多出生于１９７０年代，与上一

代作家相比有着不同的乡村经验和文学理念，

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因

此，她们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同于以往作家笔下

的乡村世界，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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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问题、农村人进城问题、农村女性出路问题、

土地征用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与中国乡村共

时性同步发生着的一切。这些女作家以敏锐的

乡土感知、独具的艺术手法、细腻的情感叙事，

拓宽了河南文学的叙事空间，丰富了河南文学

的叙事内涵，为河南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

液。她们打破了以往河南男性作家常用的小说

叙事方式，不再把革命、历史、家族等宏大叙事

作为主题，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乡村人们

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描绘城乡正在发生着的

变革，重在展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思想深处发

生的变化；书写对象由过去乡村生活扩展到了

乡村文化、乡村生态、乡村发展问题；书写空间

由乡村扩展到城乡结合地带、进城务工人员、城

市居民等；叙事时间由“过去时”转到了“现在

进行时”。施战军曾指出，在描述当代生活方

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古典文学、

“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

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

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范式，让我们得以借助它

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５］河南女作家的

文学创作，是面对发生变化了的新乡土社会做

出的探索。比如，邵丽的著名中篇小说《我的

生活质量》，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

背景之下，基于城乡文化的差异及其带给人们

的精神上的限制，而对城乡人们的精神生活进

行的集中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城乡

文化的对立与融合问题；其另一篇小说《明惠

的圣诞》，是基于近年来农村女青年不断涌向

城市后在城市的境遇问题而写成的，通过对

“明惠”这个女孩的城市梦想的追逐与破灭的

描写，从理论上对现实问题进行了追问。乔叶

的《我是真的热爱你》《锈锄头》等作品对乡下

土地日益缩减、农村人进城问题进行了书写；

《盖楼记》揭示了乡村土地征用拆迁问题。梁

鸿的《中国在梁庄》对于目前乡村存在的一系

列问题如乡村文化的颓败、传统价值体系的解

体、留守妇女问题、失学儿童问题等，都进行了

真实的描写。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

下乡村的精神面貌。

但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生活积淀，以及对

于历史、文化、人性更为深刻而宽广的认识，这

些女作家的创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具有厚重感、

历史感的长篇作品不多。她们对于目前年轻的

乡村女性出路问题的探讨，值得重视。一些很

早辍学回家和一些虽坚持读到高中而在高考落

榜后的乡村女孩外出打工是其必然选择，但她

们进入城市之后的路在何方，邵丽的《明惠的

圣诞》和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对此进行了

深思。但由于作者视野的局限、对于问题本质

把握不够，这种探讨尚欠深入。乡村正处于一

个复杂的历史关口，面对日益全球化、都市化、

市场化的复杂环境，乡土小说如何更好地面对

现实而深入写作，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新时代河南文学实现超越的路径

河南文学史上不乏有突出影响的作家，如

近代的师陀、姚雪垠、李
!

等，１９９０年代中原作

家群的创作成绩也十分突出，在中国当代文坛

上颇具影响力。新世纪以来，河南文学前进步

伐不大，虽时有新作出现，但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远不如前。河南文学要实现超越，可以考虑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反思自身，在现实中扎根，在传统中超越

刘增杰［６］曾指出，中原文化要进步，当务之

急是真枪实刀地戳戳自己的痛处。找出自己存

在的问题，放宽眼界，借鉴吸收世界优秀乡土文

学作品的有益经验，首先实现自我超越，然后才

能实现整体超越，换一种视角会挣脱权力文化

与苦难乡村的苑囿，发现更多不同的表现领域。

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也说过：“艺术家

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他认识

·６７·



吕晓洁：河南当代文学审视

到的人类情感。”［７］这种人类情感可打破个人

生活的狭隘视野，超越窄小、肤浅，通往博大、深

刻。当作家清醒而自觉地表现人类情感时，他

的痛苦与欢乐就会超越一己之欲，变成时代、社

会、人类情感的代表，因为他的情感已深深根植

于人类的土壤之中。

其实一些作家也有过自省与警觉，试图自

我脱变。比如阎连科，其“耙耧山系列”早期作

品大多打上了政治苦难与贫困的物质条件所造

成的苦难的印记，如《情感狱》《受活》《丁庄梦》

等涉及的苦难，多源自乡村政治未脱尽的封建

色彩或物质匮乏造成的苦难。其后来创作的作

品如《日光流年》《耙耧天歌》等，则把目光转向

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威力、人对自然的抗争、人类

普遍面临的生存问题等，表现出了强烈的哲理

意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其对人生、

历史努力探索之后取得的实绩。该作品不再执

迷于“故乡系列”作品那种戏谑与解构的态度，

不再玩味文字游戏，而是返身于纯朴的故乡大

地，写出了一曲东方农民的“百年孤独”之歌。

作者语言朴拙，叙述极富耐心，甚至有点“絮絮

叨叨”，像一个岁月老人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

从容不迫地讲述着村庄所发生的一切。无疑，

像莫言向民间的大撤退一样，作者也在返回民

间，返回中国小说的传统，这是一次成功的“返

乡”。与其“故乡系列”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更

具精神内涵，更具人类意识，也因此获得第八届

茅盾文学奖。

一部作品如果能从具体的人或物中发现某

种生存普遍性，如一个特殊时代的生存普遍性、

一个地域的生存普遍性、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生

存的普遍性，那么该作品就容易显出超越意义。

南非作家戈迪默曾说：“对经验的改造仍是作

家首要的基本的姿态。作家的想象力大大拓

宽、扩展了有限的经验范畴，有如此的经验才能

得到提炼升华，充分展露其意义和重要性。”［８］

作家仅有感受与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

想象熔化改造具体事实、个人经验、个体感受，

加以重组再建，用想象拓宽经验、扩展感受，升

华事件的深层意蕴，走出狭隘的经验圈子，超越

一己感受，向更宏大、更深邃的世界进发。李锐

在谈到创作时曾说：“我希望自己的叙述不再

是被动的描述和再现，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从

对现实的具体的再现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种

丰富的表达和呈现。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作

品再说：这是写的农村题材，是写农民的小说。

我不希望吕梁山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

名称，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

当吕梁山作为小说中的名称而出现的时候，它

应当具有无可置疑的丰富的文学内涵，吕梁山

不应当仅仅是我渴盼辉煌到过的一座山脉的名

字，不应当仅仅是山西的一座山，甚至不应当仅

仅是中国的一座山。所谓‘天地广大美而不

言’———这高山无语的境界是一种大境界，令

人心向往之！”［９］

与新时代共时性发生着的一切同步，深入

城乡内部，体验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的新的渴

求，进入他们面前的新困境，这是一条可取之

路。学界有中国文学存在走向世界的焦虑之

说，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河南文学。梁鸿的

《中国在梁庄》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者深入

乡村，了解乡村共时性发生着的一切，写出时代

巨变中的真实的乡村，给人们展现出一个共时

性发生着的真实的乡土世界。目前中国社会处

于剧烈转型期，作家只有沉入社会底层，进行敏

锐观察与感知，怀着对人类的无限热爱、对生命

的深情眷顾，对这个时代里的自我灵魂进行剖

析与自省，展现知识分子的关怀与担当，才能创

作出伟大的作品。

２．深厚的中原传统文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灵感源泉

中原文化积淀深厚，其渊源之深远、思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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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只有深入体会才能掌握其精髓，而一旦掌

握了其精髓，就会激发更多的灵感，获得更多有

益的启示，从而达到更高的写作境界。比如道

家文化，并不是一句“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就

能包括了的，而是包含了无尽的奥妙。道家文

化在几千年前就具有了人类眼光和人类的生存

意识。道家知识分子经由体验进入本质，参悟

了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洞见了人与宇宙万物

之间的互生互动、相通相融，看破了“一”“道”

“虚”“静”等宇宙生存的至博至高境界。道家

发现生命个体只有生存其中、体验于其中，又能

巍巍然超乎其上（不是凌驾于其上），才能达到

自然与人的真正相知相荣。正是因为他们把这

样的超越境界随时融通于个体的现实生存，才

实现了道家心目中的人、物、过往、未来、自然、

天地、机体、精神的浑然一体。这是一种至高的

生态伦理，它既不以自我或人类为中心，又不以

自然神性为崇拜对象，而是将人与自然看作是

一种相互依存的“和合”关系。在目前商业文

化充斥一切、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双重恶化的

情况下，这些生态思想对于河南作家来说，无疑

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生态文学是目前

文坛较为活跃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很多生态文

学作品浅尝辄止。由于缺乏深刻的生态思想，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与科技的发展缺乏成熟

的思考，难以提出可行的见解，因此出现创作上

的审美追求取向游移不定，导致一些作品的情

节僵化或一些拯救方式的悬幻化。目前河南还

没有真正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可以由此获

得一些新的启示。

　　五、结语

中原文化既是一个关乎地理的概念，也是

一个关乎时间的概念，它有一个不断发展、丰

富、自我更新的过程。新时代，中原文化应该在

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内涵。

１９９０年代始，文学置身市场经济环境中，商业
化浪潮给文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荡。进

入新时代，以网络、影视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

的大众文化浪潮，对文学形成了新一轮的冲击。

外部环境因素也给近年来的河南文学带来一定

困扰。河南文学应重新启用和开发中原丰厚的

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

重铸“中原经验”，如此方有望实现突破与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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